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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元素，在

美国华裔小说的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其中最具代表的即是华裔女作家谭恩美及其成名

作《喜福会》。

在西方读者的眼中，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充满

神话性的带有原始色彩元素；而部分中国读者也

认为，《喜福会》给西方读者表现出中国文化的迷

信、愚昧、非理性的落后的“他者”形象。“亚裔

美国文学匪徒”之称的赵健秀“曾痛斥一批他认

为被白人同化了的华裔作家，这其中包括了谭恩

美、汤亭亭、黄哲伦和任碧莲等，‘这些作家失去

了华裔族性，误读误用中国经典和传说，意取悦

白人学者，歪曲华裔美国人本来的面目’⋯⋯因而

他们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已被殖民化了。”〔1〕或

许这样的批评太过绝对化，但的确有必要重新审

视中国传统文化在《喜福会》这样的华裔小说中

是否原汁原味？本文拟通过文本分析，结合中国

论中国传统文化

在《喜福会》中的变异及其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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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古籍著作，探求这些传统文化的最初本源，

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在《喜福会》中的变异，然后从

历史主义研究、接受理论、文化研究等多个视角

出发，探寻产生文化变异的原因。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异

不可否认的是，《喜福会》的成功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它所传达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从中

国食物到中国麻将，从童养媳到姨太太，从神灵

崇拜到祖宗信仰，从嫦娥奔月到王母娘娘，从民

间巫术迷信到阴阳五行再到风水学说，从儒家思

想到道家学说再到佛家修养，几乎大半中国文化

都在《喜福会》中一一提及。然而，小说中所传递

的如道家精神、阴阳五行、家族精神等与中国传

统文化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一）阴阳五行

谭恩美于莺莺的故事中提及阴阳。那是嫦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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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月剧本里的唱段，嫦娥“伤心地哭诉着：‘女人

属阴，心底黑如墨，隐藏私欲无穷多。男人属阳，

心似一团火，照亮正道通银河’”〔2〕。一方面，这

句话隐射嫦娥私自吞长生药，是私欲和邪恶的象

征，也歌颂了后羿射日，是正义的化身；另一方

面，贬女褒男，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里男尊女

卑的现象。于此且不说嫦娥奔月这一神话故事本

身是否与传说有差，仅看文中提及的阴阳说。究

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为何物呢？梁启超

先生曾考证了《诗》、《书》、《仪礼》、《易》四经

中有阴、阳二字的文句及其意义，其结论是：《仪

礼》中全无“阴”、“阳”二字。“所谓阴阳者，不

过自然界中一种粗浅微末之现象，绝不含何等

深邃之意义”〔3〕。阴阳最出名的来历是“《易》源

说”：认为阴阳观念起源于《周易》。《庄子·天

下》有言：“《易》以道阴阳。”〔4〕“《易》中封象由

阴阳二爻变化而成，故天、人、地都赋有了阴阳性

质。天地、日月、暑寒、昼夜、男女、明幽、奇偶、

君臣（民）、君子小人、尊卑、贵贱、刚柔、健顺、

动静、进退、伸屈等等，各各为阳、阴之象。整个

《易》，就是一套阴阳变异之象。”〔5〕 由此可见，中

国的阴阳文化并不单单是“男阳女阴”这一说法，

阴阳文化的核心是“天阳地阴”，讲求二气合一。

“男阳女阴”仅仅是阴阳文化中一个微小的现象，

并不足以成为诠释阴阳文化的内容。而即使是“男

阳女阴”，阴阳学说也并没有贬阴褒阳的传统，反

而是先阴后阳。根据《老子·六章》中记载，“谷

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6〕。

“谷”、“牝之门”指的是女性生殖器；“是谓天地

根”，表明这是对女性生殖器崇拜。由此可见，所

谓“阴阳”，置阴于阳之前，暗示先有阴后有阳。

这个阴阳观念被推认为产生于女性生殖器崇拜或

“母系”观念。

与阴阳学说紧密联系的是“五行”说。《喜福

会》中，“五行”由媒婆口中煞有介事地道出：“这

不明摆着嘛。五行缺一，女人生子。你儿媳妇生

来不缺木、火、水、土，她少金⋯⋯你给她戴上了

金手镯、金首饰什么的，现在她五行俱全，也包括

金，她占全了，反而不能有子。”〔7〕 那传统中的“五

行”说又是什么呢？殷末贵族箕子的《尚书·洪

范》篇首次提出了“五行”说。箕子向武王提出了

九条治国纲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五行。“天

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五

行之序、五行之性、五行之味，如下：“一曰水，二

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

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咸，炎

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8〕至西

周末年，史伯提出“五行相杂以成百物”的命题。

到北宋时期，董仲舒把儒家学说与“阴阳”“五

行”说相结合，提出了完整统一的体验世界：“天

有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

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

木⋯⋯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9〕 由此

可见，“五行”说，虽指金木水火土，然而它更代

表中国传统社会的秩序，相生相克，相互循环，周

而复始。查遍权威论著，没有一处把金与生育一

事联系起来。即使金代指器官，它也指的“肺”、

兼及皮、毛、鼻，而与生育繁殖无关。

由此可见，《喜福会》只选取表面与文化关联

之处，并未展示阴阳文化和“五行”说的核心内

容。

（二）家族精神

“家族是以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

为基础的人类生活的基本群体。”〔10〕家族包括

同一血统的几辈人，血统在家族中有着不可替代

的神圣地位。“对中国人来说，家族就是一切，它

是维系我们民族生息的虬根。”〔11〕中国的传统文

化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的，家族才是中国传统

文化最重要的柱石。正所谓“百行孝为先”，中国

人对祖宗的“孝”正是家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周

文化的继承者们，将敬天的“郊社之礼”和尊祖

的“宗庙之礼”，视为几乎同等重要的祭祀礼仪。

根据《天人象：阴阳五行学说史导论》中分析，其

实，就根本而言，“宗庙之礼”是通过尊祖，“嗣前

人恭明德”，使先王“克配上帝”之德不断延续，

是家族的“道德继承”，这就是“孝”的实质。〔12〕

孔子曾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

礼。”〔13〕

 在《喜福会》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孝”

字。一方面是年长一辈，她们对父母的尊敬、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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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听从、顺从以及为父母争光；另一方面是第二

代子女，被教育要听从、服从父母，以报答养育之

恩。小说的《红烛》部分，钟林东为了父母的“诺

言”和“希望”，两岁就与一个比自己还小的男孩

订亲，成为了童养媳，并且心甘情愿忍受这一段无

爱婚姻，只因为“给家族增光就是出生的正当理

由”〔14〕。到最后下定决心摆脱这桩婚姻的时候，

她也非常巧妙地选择了清明节这一时间，并依靠

瞎编一些祖宗托梦的谎言，使得黄家主动结束婚

约。

小说中对清明节的描述如下：“你在这天要思

念自己的先辈，所以心思要清明。那天，人们都去

祭扫祖坟，用锄头除草，用扫帚打扫石头子，用饺

子和水果作祭品。哦，这并不是一个阴郁的日子，

更象一次野餐，但对于求子求孙的人则具有特殊

的意义。”首先，清明节的来历并不是“心思要清

明”而得名。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最开始是一

个很重要的节气。因与寒食（民间禁火扫墓的日

子）的日期接近，故渐渐与寒食合二为一，成为祭

祖和扫墓的日子。明《帝京景物略》载：“三月清

明日，男女扫墓，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

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

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

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可见，清明节

在尊孝尊祖的中国人心中，是神圣的，是哀悼的。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正是清明

氛围的客观写照。故事中的“这并不是一个阴郁

的日子，更象一次野餐，但对于求子求孙的人则

具有特殊的意义”则难免有失偏颇。除此以外，

钟林东借助祖宗显灵一说，编派了三个谎言以示

灵验，到最后黄家太太不仅吓得相信了丫环肚里

的孩子是自家血脉，更是主动与钟林东解除了婚

约，并给了她一大笔钱。这样的描写显然过分夸张

了中国人对祖宗显灵的迷信和崇拜。

总而言之，谭恩美的《喜福会》中充斥着大量

的中国特色文化：阴阳、五行、神灵、民俗、神话

等，一幅一幅铺陈开来，就像一匹色彩斑斓的锦。

但它们始终浮于表面，并没有涉及到中国传统文

化的实质。然而，“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不在于

它绚丽多姿的表层形态，而在于其文化形态，或

象、言所表象的体验（意）、境界。”〔15〕 

二、文化变异的缘由 

在《喜福会》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变异，并不

是一种偶然。这在其他华裔作家的作品中也呈现

出相似的趋势。究其根本，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

原因：作者自身的生平经历；作者刻意迎合西方

读者口味；以及作者尴尬的文化身份：夹缝人。

（一）作者自身的生平经历

谭恩美，1952年出生于美国的奥克兰。她完

全在美国成长，接受美国文化教育。对于中国文

化，最初是来自于自己父母的言传身教。父母希望

她能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但她在青年时期却是非

常抵抗的。直到逐渐懂事后，她才开始体会到华

裔只有通过中国传统文化才能确立自己的身份，

建立自己的独有文化。

但是，她和其他华裔作家一样，所创造的中

国形象是通过他们父母的言传身教，通过华人社

区及华人的中国观念、中国习惯的表现，特别是

通过母亲所讲的中国故事（包括中国历史、文学、

民间传说等），以及父辈们的非正式档案而想象

的。借用安德森关于“民族”的概念——“它是一

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16〕——来定义谭恩美的中

国叙事最为合适。台湾学者单德兴也将这种对中

国的呈现称之为“双重想象的故国”〔17〕。

无论如何，这样的“想象”是搭建中国的最

重要的“框架”，由想象进入“花繁叶茂”的中华

文化，在西方语境和美国现实中，构建了自己族

裔文化的“想象共同体”。因此，就连作者本人也

曾“声称她写作的目的不是重现历史，而是创造

艺术”〔18〕。作为一个并没有亲身经历过中国生活

的作家，她所听来的故事，学习的文化都属于“二

手”资料，难免不会不产生失真的后果。然而，作

家自身的经历仅是原因之一，还有更深层的接受

原因和文化原因。

（二）作者刻意迎合西方读者口味

谭恩美在写《喜福会》的时候，非常清楚地知

道，书的主要读者是西方人。西方读者向往的正是

神秘的中国文化。阴阳、道、五行、祖宗、嫦娥、王

母等等玄之又玄的字眼，只要一出现，就会给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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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读者一种深不可测的神秘感，至于其中实质，

并不会有人深究。“这些中国文本，给不了解中国

的美国人/西方人，创造了一个神秘诡异的人文世

界。这些描述在今天的西方人/美国人眼里，必然

还是表现为具有强大神秘力量的古老而落后的

中国形象。”〔19〕换句话说，刻意描写中国传统文

化、封建迷信等画面可以为小说增分不少，吸引到

更多的西方读者。

几个世纪下来，西方人已经对中国文化形成

了一个固有的印象。在17—18世纪时，中国的艺

术、建筑和哲学都受到西方人的推崇。中国的丝

绸、茶叶和陶瓷还成为西方贵族阶层特别追逐的

奢侈品。但是，从19世纪开始，中国的统治者闭门

造车，盲目自大，中国和中国文化都与世界相脱离

了。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

在西方人的眼中已经是“东亚病夫”的形象，“封

建”“落后”的代名词。这样的形象几乎成为了西

方人的定式思维。

作者很好地把握了读者的好奇心，针对读者

的口味，对症下药，描述了一幅又一幅中国特有的

文化“风景”，赢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作者尴尬的文化身份：边缘人

青少年时期的谭恩美强烈感受到自己和一般

主流白人社会的差异，曾一度盲目追随美国文化，

努力抗拒父母灌输的中国传统。为了想变得更象

美国人，她甚至用晒衣夹夹着鼻子睡觉，抗拒中

国食物。在《新闻周刊》（Newsweek）1989年4月17

日的一次采访中，谭恩美说：“这是一种迷思，美

国号称大熔炉，但同化的结果却是让我们刻意选

择典型美国的东西，像是热狗、薯条，而忽略中国

的东西。”由此可见，作为移民的第二代，他们在

很大程度上已经主动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因

此，“在跨文化的异国形象创造中，创作主体的文

化身份必然作用于作品，这是使异国形象产生区

别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反过来，异质文化语境下

创作的文学作品，潜在地表现和传达了文化身份

和族裔政治等问题，因为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想象

与虚构的产物，同时它也是社会的反应，是不同文

化权力关系与政治差异的折射。”〔20〕谭恩美是别

种文化的中国人，《喜福会》中她把自己的意或体

验，投射到我们祖先创造的文化之象上；易而言

之，他们力图把中国同化为他们的表象之象。这

样，便最终使中国文化成为一个不解之谜；中国文

化所表象的体验、境界也就随之丧失殆尽。

一方面，传统文化是华裔作家的工具性资源，

它们使小说具有引人入胜的异国情调，可吸引西

方读者的关注；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更从一个独

特的角度反映出了美国华裔们所面临的夹缝身份

和归属感的缺失。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在华裔

作家的笔下不可避免地产生“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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